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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风骨
□刘金祥

连月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肆虐，给人民生命健康

造成极大损害与严重威胁。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临危受

命，逆向驰援，义无反顾地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用辛劳与汗水谱写出一曲曲“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英雄赞歌。讴歌和礼赞这些呈具英雄

风貌和英雄风范的医务工作者，是当下作家、艺术家不容

推卸的职责，也是素有英雄题材电影创作传统的当代电

影人的使命。实践证明，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是重大

历史的在场者和追忆者，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自觉，不如

说是一种文化必然。

英雄是人类征服自然、抗击灾难的豪杰和改造社会

生活的先驱。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就是一种气质、一

种品格、一种情操、一种追求，人们对英雄的期许亦是对

坚韧意志、坚强毅力的期许，是对超拔操守和高洁品行的

渴盼、对家国情怀和百姓情结的秉持。伴随这种期许、渴

盼与秉持的还有大众对英雄的效仿、崇拜与敬畏，即人们

在潜意识中形成的浓郁、鲜明的英雄情愫，文艺作品一旦

承负、展现出这种情愫，无疑将会引发人们心中强烈的心

理共振和精神共鸣。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一直以来就是中外艺术

家塑造英雄形象、传承英雄情愫的重要载体。在新中国

70年的电影艺术发展史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表达始

终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在电影屏幕上跃动，使“英雄”成为我

国社会文化的主导性符号。对这些溢光流彩又气象万千

的电影作品进行回顾、检视与反思，将对我国未来英雄题

材电影的创作演进提供思想启发和艺术镜鉴。

一部英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成长史。国家、

民族不同，英雄主义的内涵也会有所不同。以审美的眼

光对英雄主义加以观照抉发可以看到，英雄主义是中华

文明和中国精神的主旋律之一，它已经以集体记忆的形

式编码进国人文化生命的基因中。1949年以降，伴随社

会主义制度在华夏大地的生根拔节，人民群众的价值观

发生了巨大位移和深刻变迁，新的审美观也逐步树立和

确立。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和花枝招展的豪门闺秀遭到

了人们的藐视，而勤笃勇毅、善良淳朴的普通劳动者开始

成为被褒扬和推崇的对象。广大观众盼望能在银幕上索

求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内在因由，希望能从电影中获取

生活的动力与支撑，期冀通过电影提高自身的思想素养

和文化素质，即便是观看喜剧片、娱乐片，也期望能获得

有益于身心健康和精神成长的营养。此时，观众已不再

是旧社会的达官显贵和踞于城市中上层的小市民，而是

战斗和劳作在城乡各条战线的数以亿计的共产党人和普

通劳动群众。在这种呼唤英雄主义情怀的特殊历史语境

中，《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平原作战》《战火中的

青春》《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暴风骤雨》《红旗谱》等

电影应运而生，成功塑造出了赵勇刚、江姐、赵玉林、朱老

忠等英雄群像。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在意识

形态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叙事策略和美学机

制，特别是那些将个人追求融入社会理想，充满历史温

度、人性灵光并“寓教于乐”的叙述方式，以创作的激情与

意识形态的完满结合使观众感到由衷的欣慰、振奋与愉

悦。这一时期的很多电影就顺应、契合了人民群众对革

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心理想象，因而被电影理

论界称之为“红色经典”。这些经典中的英雄形象承载着

历史的合理要求与观众的审美期待，对英雄与人性、革命

与爱情的复杂关系给予了富有生命动感的诠释，从而营

构出了既有特定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崭新艺术

世界。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总的基调和主题

是革命和劳动，它们体现出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

观，影片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时代英

雄及其为实现社会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壮举。这在新中国

成立早期，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国民自信心，培养国人

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品格，铸塑人们健朗高尚

的审美情趣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黑格尔曾对时代英雄的主要特征，如崇高、圣洁、“表

现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成为有生气的个别主体”等

进行过科学阐释和理性界定。这对包括英雄题材电影在

内的文艺创作均具有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

艺术在反映对象上的转移及价值观上的调整，直接影响

到其后电影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嬗变。创作者们在塑造以

共产党员为主体的时代英雄形象时，展现出人物激昂向

上的精神气质，气壮山河、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以及电影

崇高壮美的美学风格，犹如在银幕上掀起了一场场革命风

暴，深刻地体现出底层社会民众为建设公平正义的新社会

而迸发出的激情。究其根本，这种艺术方法和美学风格就

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和反映。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电

影题材的匮乏和样式的呆板，加之电影语言的相对单调，

使得彼时银幕上的英雄形象还稍显脆弱与单薄，影响了电

影文化意蕴的进一步拓展与开掘，尚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

层次观众的精神需要。英雄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固化形

象，而是同样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憾的普通人，如果一味

地拔高或简单放大其优长，那创作出的电影其说服力也将

大打折扣。

当然，电影叙事中的英雄形象只是一种假定性的真

实，历史与审美、现实与艺术的辩证统一才是电影叙事之

“历史真实”的基本内涵。因此可以说，电影叙事中英雄

形象的真实性既有历史拟真性的一面，又有叙事本质的

一面。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我国银幕上的英雄题

材电影开始逐渐转向观照与人们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社

会现实，英雄形象日趋丰满可亲。这种可喜的变化是巨

大的社会变革酝酿并促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这意味

着极左时代的终结，经济建设从此也成为我国政治社会

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主题。电影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形

式与大众审美文化，其娱乐属性在不断增强，政治功能相

对开始弱化，进入观众视野的时代英雄在高洁的品质和

操守之外，开始以丰富的情感和朴实的言行打动和征服

更多观众。

这一时期英雄题材电影的转型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电影更加注重对感情氛围的营造和渲染。

如在《周恩来》《百团大战》《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

《铁人》《钱学森》等影片中，政治意蕴与观众情感的融合、

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绪的融汇成为了电影的叙事依托。影

片中，当人们看到十里长街数万民众哭送总理英灵时，当

看到彭德怀在雨中等候参谋长左权从前线归来时，当看

到焦裕禄因病重用钢笔顶压着肝部“止痛”办公时，当看

到英年早逝的蒋筑英生前对子女的一片深情、孔繁森将

藏族老阿妈的双脚放进自己怀里、钱学森充满感慨地对

妻子蒋英真情告白时，一种痛惜与刻骨铭心的感动便会

涌上观众心头。在这些英雄身上，凝聚和彰显着我们时

代最进步的思想和最优秀的品德。它们植根于生活、生

长于大地，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系息息

相通，因而也更易被观众接受和认同。在这些影片中，编

导们通过一种逼近生活肌理的，内蕴着对精神境界、现实

处理与诗意升华的人物塑造，使时代英雄的银幕形象立

于观众可感知、可理解、可效仿的基点之上，使观众在情

感激荡与心灵震撼中也自觉地认同并吸纳着这些时代英

雄的精神品格。

二是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复制和再现。一部表现

时代英雄的影片要影响、感染观众，引发关注和共鸣，其

前提在于是否能让观众对影片所描绘的社会人生有一种

认同感。这就需要影片直面客观真实的社会环境，哪怕

是最严酷、最危殆、最困厄、最痛苦的社会人生。时代英

雄与平常百姓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他们的生存情境、

情感、欲望和需求也是普通人时常经历和遭遇的。因此，

从社会一隅最普通的凡人小事切入，用时代的先进思想

和优秀精神去烛照日常生活，就能给观众以深刻把握社

会人生的诸多启迪。例如《战狼1》和《湄公河行动》对边

境猖獗的贩毒现象的深刻揭露,又如《黄大年》对市场经

济环境下价值观念裂变的深透描绘、《唐山大地震》中对

惨痛的自然灾害的悲切回忆等，这些都是电影塑造时代

英雄形象时无法回避的，也让人们产生感同身受、难以忘

记的情感。只有让观众从变动弗居的大时代各层面、各

角落的人文景观中，时时感受到时代英雄们的坚定立场

和博大胸怀，而非用主观臆造、“率性”演绎的情节去应付

观众，影片才能具有真正强烈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三是更加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与突破。新中国早期

的电影不断反对“单纯技术观点”与在唯形式、唯技术论

中形成的拘谨单调的电影手法，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种现象已得到大幅度的调整和改善。《大决战》《大转

折》《建国大业》《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反映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风貌的影片中，那些江河汹涌、海

浪滔天的自然情景的特写，那些硝烟升腾、气势恢弘的战

争场面航拍，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又如影片

《云水谣》中，如明信片般精美的闽西叠画：幽长古道、百

年老榕、神奇土楼、灵山碧水等，仿若带领观众进行了一

次身临其境、感受超绝的游历。精巧的构图、简洁的画面、

优美的音乐等极富冲击力的电影手段，在主流电影中都

开始成为潜移默化地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以刻画时代

英雄为主题的影片的观赏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是基于上述的超越和攀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来我国电影界所塑造的时代英雄形象取得了较大成功。

相比新中国早期的英雄题材影片在创作上多侧重于人物

的思想理念与行为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此

类影片则更倾向于对时代英雄的价值追求、情感变化和

心理趋向的刻画，同时又注重对人物思想行为内驱力的

生发、解读，从而更好地激发观众弘扬正义正气、守护家

国平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中国电影人通过孜孜

以求的不懈努力，在银幕上塑造了众多可敬可爱的时代

英雄形象，引导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

健步前行，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为几代人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可以说，英

雄主义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风骨，也是新中国电影艺术

的魅力所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一些重大

自然灾害与社会灾难，我国电影人也能勇于直面、积极介

入，以悲怆银幕讴歌了众多在灾难中涌现的时代英雄及

其壮举，使电影承载起了满满的英雄主义情怀。如八一

电影制片厂的三部灾难电影“三惊”，就分别取材自2008

年汶川大地震、1998年大洪水和2003年的非典，状绘了

民族危难之际前赴后继的英雄群谱。如影片《惊天动地》

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摩步旅旅长唐新生和女县委书

记任玥为代表的抗震英雄的忠诚、坚韧、果敢与智慧，让

观众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精神和意

志所焕发出的能量是多么巨大；《惊涛骇浪》以父子两代

军人共赴国难的故事，不仅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当代军人

形象，也蕴涵与折射了英雄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和

捍卫军人荣誉的价值选择；《惊心动魄》则不仅真实再现

了非常环境下人们的真情实感，也集中表现了医务工作

者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真诚讴歌了中华民族

众志成城、愈挫弥坚的伟大民族精神。

当下，全国上下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医务人员

为主体的不断涌现出来的时代英雄，理应成为电影工作

者们大力讴歌、塑造的对象，电影人应将笔触、镜头探入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以生动反映广大医务工作者、公安干

警等仁爱、勇敢、友善、奉献的品格和感人事迹的影片，引

导和感染观众，以文艺的温暖力量使英雄主义在当代电

影中再放异彩。

如今，生活美学正成为时下美学研究中的“显学”。当

艺术走下“神坛”，美学也开始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全面介

入当代生活，发挥它美化生活、带来新气象的独特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志朴教授的《李渔的

生活美学思想》一书，便因应了学界这一趋势，试图实现

历史资源和现实生活的对话。

李渔是清代的剧作家、导演、戏曲理论家，学术界关

于李渔的戏曲美学研究早已硕果累累。除此之外，李渔还

是一个懂得享乐、服装设计、园林设计、美容的生活美学

家，以往，不少学者也从生活休闲的角度对李渔的生活美

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这是把李渔文人趣味的生活休闲移

植到当代物质财富相对丰富、人们有更多打发“闲暇”需

要的社会，对提升当代人的总体生活质量是有价值的。同

这些研究有所不同，《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一书以李渔

的《闲情偶寄》及他创作的戏曲文本为基础，在解读文本

的过程中进行理论提炼和概括，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

的论点与视角。

其一，肯定了嗅觉和味觉在审美活动中的价值。黑格

尔曾认为，艺术的感性只涉及视觉和听觉两大感官，这两

大感官不触及单纯的物质，这和触觉、味觉、嗅觉不同，后

者的快感不是来源于艺术的美。这一观点可看作是对康德

提出的“审美非功利性”这一美学核心命题的支持。当代美

学和艺术的发展却对此提出了挑战，肯定了嗅觉、味觉和

触觉在审美活动中的综合价值。比如康定斯基对生理感受

的强调、梵高对感性体验直达心灵的描述等。而在我国，发

源于宋代、至明清成熟的市民意识所结出的李渔的生活美

学这一成果，也契合了当代学术界对美学理论边缘地带的

探索。书中，作者辨析了审美中的嗅（味）觉和嗅（味）觉的

审美。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曾有大

量关于嗅（味）觉的描写，如李煜

的“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

味切”，李清照的“风住尘香花已

尽，日晚倦梳头”等，其中嗅（味）

觉的表达存在于审美想象中，属

于高雅艺术的范畴；而李渔表达

的则是对直接的嗅（味）觉的审

美，比如，他对花露的香气、鱼的

鲜味、蕈的清香的热爱等，并能把

这些嗅（味）觉表述为一个动态体

验的过程，这就从生活审美的角

度肯定了嗅（味）觉作为“非审美

感官”的审美价值，为美学研究提

供了理论阐释与现实参照。

其二，李渔戏剧作品的生活

审美性质。现实主义的创作观认

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升

华和更加纯粹的形式，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而该书认为，以“笠翁十种

曲”为代表的李渔戏剧作品要创造的是一种世俗化的生活，要表达世俗生

活的趣味，从而使生活“模仿”戏剧，使戏剧反作用于生活，给生活带来意

义。作者认为，李渔的戏剧作品“围绕着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饮食男女展

开，以融合了感性快乐的精神享受为目的，展示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具

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在戏剧中，李渔对传统的文化符号进行了全面解构，

把它们从神圣的庙堂拉回到了世俗生活中。比如《庄子》里的神人、至人变

成了戏剧《奈何天》中充满世俗欲望、长相奇丑的阙素封。李渔不仅让神仙

形象充满市井俗气，还打破家庭成员间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伦理关

系，把它变成夫权和长辈权威失落后多样化、轻松化的家庭关系。在戏剧

内容生活化的同时，李渔也把给观众创造情感快乐作为戏剧生产的目的。

美学家李泽厚曾指出，明清时代的美学主潮是市民文艺，而李渔的戏剧作

品与生活美学之间的关系是和市民文艺的主潮一脉相承的，在该书作者

眼中，对李渔戏剧作品的判断是与生活美学紧密相连的。

其三，对李渔生活美学的辨析和批评。在学术研究中，因研究者的偏

爱而充分肯定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忽略研究对象的局限性颇为常见。似

乎研究对象越有价值，研究本身也就越有价值一样。而该书在充分肯定李

渔生活美学价值的同时，又以严谨的态度对其进行了辨析和批评。比如，

书中认为李渔把浓浓的书卷气息带到生活的审美设计中，展示了充满文

人情趣的生活之美，从社会阶层趣味的角度而言又有着局限性。又如，明

清时期妇女的“水田衣”为李渔所垢病，但水田衣的设计打破了形式束缚，

较为随意地裁出形状和大小，做出的衣服更加自然，为作者所赞同。再如，

李渔设计了游船上的“便面窗”，他认为，窗内的人向外观看是“由小观

大”，窗外的人看窗内是“由大观小”。由小观大可以产生一幅幅动态的图

画，而由大观小在李渔看来，则是把船里的人物映出窗外供往来的游人观

赏，是一幅扇面人物画。对此，作者指出，在实景观看中，窗内人物的活动

不可能全部投射到窗口，窗口的光线也是暗的。这一观点符合生活实际，

纠正了李渔的讹误。

可以说，李渔创造了生活美学的经典，而经典对于现实世界的示范意

义与传承价值则是其得以流传的魅力所在。经典是常读常新的，对李渔生

活美学的阅读也是如此，艺术欣赏和批评是艺术本体的“视界”和欣赏（批

评）者自己特定视界的相互融合，对李渔的一代代解读与视界融合又进一

步延续了其思想的生命、彰显了其思想的价值。本书作为对李渔生活美学

思想的一种解读与延续，体现了作者的眼界、社会经验和价值趋向，又具

有了另一重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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